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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兼评劳拉·斯·蒙福德的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理论

石　 研

摘　 要： 女性主义与电视研究的融合是一种必然， 这种融合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了诸如性别、 种族差异

这些曾经被忽略的问题以及肥皂剧和家庭情节剧等通俗文化形式。 如今重拾这些曾经被边缘的话题， 对整

个学术研究的冲击是全方面的。 文章着重介绍、 评析了劳拉·斯·蒙福德的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理论。 劳拉

·斯·蒙福德认为电视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使其与女性主义的融合已渐成气候， 她分析了电视研究的女性主

义学科背景， 并归纳了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一些基本议题， 尤其对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热点———肥皂剧进

行了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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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媒介， 从形式到内容都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与嬗变。 同时， 电

视研究也呈现出一种跨学科属性。 各种学术观点、 理论从不同视角对电视评头论足。 女性主义， 作为

近代学术研究中最具批判精神、 影响卓著的学说之一， 以其毫不妥协的质疑精神进入当代电视研究领

域。 女性主义视角所带来的思维方式使电视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美国学者劳拉·斯·蒙福德

（Ｌａｕｒａ Ｓｔｅｍｐｅｌ Ｍｕｍｆｏｒｄ）① 长期从事女性主义理论与电视研究， 尤其专注于肥皂剧研究。 她运用性别分

析方法， 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电视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梳理、 诠释与批判， 用性别、 种族、 阶级等多重分

析角度来突破传统批评的范围， 更具有一种 “新女性主义” 电视研究的特征。

一、 电视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及其与女性主义的融合

大多数发展成熟的研究领域都是按照传统学科的定义而划分， 而电视研究一开始就诞生于跨学科

的领域， 难以用一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论涵盖和穷尽， 其关注领域从内容分析到人口统计， 从工业历

史到符号系统研究均有所涉及。
美国和英国的电视研究历史复杂， 都是从诸多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学科中汲取养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之前的电视研究源于大众传播学， 而早期的大众传播学则深受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关注传播效果，
采用定量的、 人种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如果说早期大众传播学研究倾向于科学主义的实证精神，
更关注效果分析， 也就是经验学派， 那么与传播学后期批判学派的兴起相印证， 当代电视研究则更倾

向于人文导向， 是一种人本主义精神。
无论是从与电视研究有渊源关系的其他学科产生的关联， 还是从电视研究自身来看， 女性主义与

电视研究的融合都是一种必然。 正如蒙福德所述： “女性主义和电视研究会完美结合， 因为研究关注点

① 劳拉·斯·蒙福德 （Ｌａｕｒａ Ｓｔｅｍｐｅｌ Ｍｕｍｆｏｒｄ）， 英国人， 曾为伊利诺伊大学 （芝加哥） 负责学院事务的副教务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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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相似。 女性主义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文化的身份认证和定位的问题， 即身为女人或男人意味着什

么？ 我们是如何习得这一点的？ 这种性别———即我们对自己为男性或者女性的这种身份认同和这种认

同所产生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经验？ 这些问题恰恰反映了电视研究的

根本所在 ‘当我们观看电视时是在做什么， 由此我们会进一步问到， 电视在形成和促进特定性别的身

份认同甚至是现存文化关系体系方面是如何运作的？’ ” ［１］

女性主义和电视的融合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些曾经受到忽略的问题， 比如对性别、 种族等差异

性关系的认真看待； 对学术研究曾不屑一顾的肥皂剧和家庭情节剧等通俗文化形式的关注研究。 重拾

这些曾经边缘的话题， 使我们对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问题多了些警醒。

二、 电视研究的女性主义学科背景

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庞杂和尙有争议的术语范畴， 这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女性主义个体，
融合了众多不同的观点和假设。 学术界倾向于把女性主义分为如下几类： 即激进派女性主义、 马克思

学派女性主义、 自由派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派女性主义。
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侧重点有所不同。 例如， 心理分析派的女性主义更强调接受和认同自我身份

时的潜意识， 马克思主义派更关注性别是如何与劳动力的再生产相联系的， 激进派则经常专注于直接

与性相关的问题。 但所有类型的女性主义理论都秉持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学术研究与政治和社会关系

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女性主义电视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女性主义电视研究关注的重点是： 媒体

对女性特质是如何描述的， 反映和折射出的观众对于她们的生活是如何思考的。” ［２］

女性主义各派别也表现出同样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包括： 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即： 所有妇女都具有

同样的问题和观点， 甚至都具有一些植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特质所固有的社会或文化观点； 从白

人、 西方中产阶级、 异性恋妇女的经验中推断出一般趋向。 这种局限也激发了一些被排斥于主流女性

主义理论之外的妇女， 如有色妇女和女同性恋者会更关注那些被忽视的和非主导的群体， 进行新的分

析研究。
近些年， 一些革新的批评和理论形式推动了女性主义的后继发展， 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如后

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 她们对性别的分析是基于对语言、 符号系统和话语的运作方式的

新的理解。 文化研究对于意义的生成和传播的分析对女性主义具有启发性， 影响深远。

三、 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基本议题

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议题纷繁复杂， 甚至互为矛盾， 但总的来说可分为两个大的趋向。 一个是从传

者的角度， 即内容分析、 文本分析； 另一个则是从受众角度， 即受众分析。 这两个趋向一直是电视研

究乃至传播学的两个大的分支， 他们互相补充， 观点各异， 却缺一不可。
（一） 传者导向

内容分析从传者角度出发， 更侧重于电视的意识形态作用和政治性。 正如蒙福德所述： “女性主义

批评家和理论家认为电视同其他大众流行文化一样， 在引导政治潮流和保持社会政治现状方面扮演重

要的角色。 但是这种角色的力量有多大， 准确地说， 观众在拒绝和抵抗电视中关于性别、 性意识的身

份认同和其他问题的观点方面有多大的自由还存在争议。 但有一个事实是所有女性主义者都同意的：
即媒介的作用是意识形态性的， 它同其他的社会和文化机制一同产生作用， 来提出、 加强、 调和现存

的权利关系以及性别是什么和应该如何生活的观念。” ［３］

电视的意义生成过程常常按照三个要素来定义， 每一要素都是与电视生成的不同方面相联系， 即

生产者 （电视工业）、 接受者 （观众） 和文本 （节目、 广告、 电视节目预告等）。 夏洛特·布伦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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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ｂｒｕｎｓｄｏｎ） 就遵循这种结构， 将女性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分成四个方面： 在电视行业工作的女

性 （如作者、 生产者）、 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女性 （新闻广播员）、 节目本身 （关于妇女或性别的特定

内容和形象）、 电视观众。 除此之外， 蒙福德加上了电视语境 （即批评家、 理论家、 观众、 政治家以及

其他人谈话所遵循的方式）、 媒介和他们编辑节目的立场 （这种立场或隐或显地依据于性别）。
这几个领域的分析都认同对女性主义电视研究深有启发的基本假设： “发生在屏幕上的对性别的描

述与观众在实际生活中性别的存在运作方式之间有某种联系。 这就意味着， 女性主义电视批评家和理

论家的研究比起其他内容， 更为注重政治和社会事件， 并将电视与观众和制作者都看成是由电视之外

的政治世界所牵涉和形成的。” ［４］

由于注意到这种社会与电视世界之间的关联， 女性主义电视研究学者尤为关注妇女所观看的节目

类型， 如肥皂剧和家庭情节剧， 还有那些性别问题在剧中尤为突出的， 如室内情景喜剧。 “尽管现在我

们认为肥皂剧值得学术界关注是理所当然的， 但在女性主义研究主导电视分析之前， 这些形式则被认

为是琐碎的。 女性主义和一些其他政治化的学术成果对文化研究的核心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一种观念，
即先前认为那些由非主流人群生产和 （或） 消费的电视节目的形式和类型是不值得研究的， 但正是这

种 ‘不值一提’ 的节目类型， 也许会比传统方式更深刻地揭示文化如何发挥作用， 意识形态又如何强

加于人。” ［５］

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大都源于上世纪 ７０ 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与电影理论的核心观点。
电影理论家劳拉·玛尔菲 （Ｌａｕｒａ Ｍｕｌｖｅｙ） 的一部极富影响的作品， 就主要运用精神分析法来研究关于

电影受众学的争议问题， 即电影观众是如何被电影文本和观看电影时的体验所建构和定位的。 通过对

一些经典好莱坞作品的研究， 玛尔菲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电影是否为妇女创造出一种真实的观看立场，
而这个关于妇女观看者的问题同样影响着电视研究。 相比之下， 同一时期的大多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则致力于寻找女性作家的新途径， 考察文学作品中描述女人、 男人、 性别关系的方式。 无论是在电

影还是在文学作品中， 这两种理论线索并不相互排斥， 早期女性主义电视研究就涉及电视中的描述和

受众的反映 （后者受文化研究中日益成熟的受众研究的启发）。 然而， 因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对

象与妇女运动对媒介在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产生的兴趣相吻合， 大多早期女性主义电视研究强调对

妇女积极与消极描述的发现与分析。
（二） 受众导向

与内容分析 （或称传者角度分析） 相补充、 对立的是受众分析 （或称传者导向分析）， 愉悦与身份

认同成为这一领域的关键词。
蒙福德认为： “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冲突之一是将女性看作是受害者还是行动者， 是主体还是客

体。 尽管存在各种冲突， 然而女性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是始于这样一种假设， 即女性观众从观看电视中

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快感。” ［５］（１０１－１０２）

批评家和理论家在区分这种快感的来源和意义方面的看法不尽相同。 简单地说， 在看待观众 （尤指女

性） 享受如肥皂剧等大众媒介产品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时就有明显的分歧， 主要因为这些产品有一种关

联、 加强现实和女性在现实中的地位的作用。 那么肥皂剧和情景喜剧中是否存在诸如纯粹的快感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这种东西， 或者说愉悦是否必然会产生维持现状的作用， 并都建立在女性和其他非主

流的观众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 “这是一个远比最初所想要复杂的问题， 完全聚焦在观众的愉悦和传统

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之上， 在对那种将电视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愉悦和那种把媒介视为一种主导大众观念的

全能力量之间做一种选择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事实上， 在我们消费电视节目和其他任何文化产品时， 快感

和意识形态经常是一同作用的， 理解他们二者冲突的困境是所有革新的文化理论的核心。” ［６］

相似的是， 在观看过程和意义生成过程中身份认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认同的。 人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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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站在他们个人的、 社会的身份角度来观看电视节目， 尽管并非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影射到身份认

同的每一个方面， 至少在某些时候， 观看体验会受到身份的某一方面的影响。
（三） 两种研究倾向在女性形象文本分析中的体现———积极还是消极

尽管女性主义者一直同时关注积极和消极的女性形象， 但早期研究倾向于强调后者。 他们认为， 传

统的室内情景喜剧对家庭生活的生动描绘会促使大家接受这样的观点， 即女性首先要关注个人和家庭

问题， 乐意服从男性的兴趣， 缺乏自主独立行为能力。 这种观点反映了女性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模式的

影响的广泛关注。 后期的研究经常把这种早期的论调作为一种理论上的简单化而加以排斥， 因为他们

试图简化观众与所看电视节目之间的复杂关系 。
随着对消极的影象的分析， 产生了一种更激进的对女性经验解读的探究， 这种探究有几种不同的

模式。 许多批评家对某些电视角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这种角色具有强壮、 独立、 聪慧、 有经济能力

以及融入社会的女性特质， 而且这种特质并不首先按照她们和男性的关系来定义。 如 《玛丽泰勒摩尔

秀》 （Ｔｈｅ Ｍａｒｙ Ｔｙｌｅｒ Ｓｈｏｗ） 和 《美国警花》 （Ｃａｇｎｅｙ ａｎｄ Ｌａｃｅｙ） 这样的节目就受到赞扬， 这些节目对妇

女走出家门工作表示认可， 关注对女性性格的种种束缚， 由女性生产者和创造者扮演屏幕外的重要角

色。 同时， 电视制作人员变动， 部分节目由女性主义者创作， 不仅改变了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日程和

方向， 也更彰显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比如， 传统的犯罪题材剧集似乎很少考虑家庭生活的内容， 但

是电视连续剧 《美国警花》 的成功不仅间接使制作者把握住了极具男性气质的警察剧长期涉及的性别

问题的确切尺度， 而且给警察局带来了诸如爱情故事和家庭生活这些传统的女性感兴趣的内容。
日益成熟的理论工具， 宽广的兴趣视野以及文化研究的影响促使女性主义电视研究学者用一种新

的方式去思考妇女的形象。 最终， 电视女性主义史学家， 诸如林恩·斯匹格尔 （ Ｌｙｎｎ Ｓｐｉｇｅｌ） 的研究，
将电视节目的编辑程序和受众的观看实践同时置身于一个更为精确的情景中。 她不仅考察社会状况也

同时关注观众观看节目时的话语情境， 如电视机在家庭中的物理位置。

四、 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热点： 肥皂剧

一部肥皂剧是一出连续的、 虚构的电视戏剧节目， 每周安排为多集连续播出， 它的叙事由错综的情

节线索组成， 聚焦于某个特定社群中多个角色之间的关系。 肥皂剧为研究所谓的女性节目提供了一个

适宜的范例， 也给女性主义者整体分析电视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有洞察力的思路。
（一） 肥皂剧的结构特征

女性主义者一直将肥皂剧的叙述结构视作是女性喜爱这种类型节目的关键， 特尼亚·马德烈斯基

（Ｔａｎｉａ Ｍｏｄｌｅｓｋｉ） 指出： “电视节目的重复和中断的模式是对该节目的目标受众———在家中工作的妇女

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模拟。 不同于传统的、 线性的闭合型结局导向的幽默剧或黄金时段的戏剧， 肥皂剧

多样的、 片段式的故事情节， 以及开放型结局的连续形式不仅与妇女重复的， 永远没有完结的家务琐

事的节奏相契合， 产生共鸣， 而且事实上使妇女可以追随她们所喜爱的电视节目， 同时又不懈怠她们

的家务职责。” ［７］

（二） 肥皂剧的内容特征

尽管理论家强调叙述结构问题， 但也同时承认肥皂剧特定的内容在观众的喜好中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 马德烈斯基认为， 肥皂剧中的女性反派角色是对女性自主性的一种特殊的有力的象征表述， 而

男演员对其私生活的迷恋则使女性观众相信这样的男人确实存在。［７］（１０４－１０５） 夏洛特·布鲁斯顿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Ｂｒｕｎｓｄｏｎ） 则更甚之， 她把对私人领域的关注视为女性观众产生愉悦感最有力的资源之一。 她称私人生

活为肥皂剧类型的意识形态问题， 它确实具有文化影响力， 也就是文化地建构女性的能力。 肥皂剧既

参与这种力量， 也通过这种力量使其自身产生意义。［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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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肥皂剧的受众研究

通过女性观众对其自身经验的描述， 桃乐茜·霍布森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Ｈｏｂｓｏｎ） 得出了肥皂剧对女性的实

际功用， 认为肥皂剧既存在于个人生活中， 也是工作时联系朋友的一种手段。［９］ 黄金时段的连续剧也为

美国学者洞察观众反应提供了基础。 例如， 简·番友尔 （ Ｊａｎｅ Ｆｅｕｅｒ） 对观看 《豪门恩怨》 （Ｄｙｎａｓｔｙ）
的同性恋观众的研究， 详细论述了特定受众群体按照其自身性别的身份来产生意义的方式。

（四） 肥皂剧的影响

电视剧自身的某种变化也使得肥皂剧的研究更具有启发性。 例如， 黄金时段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对

日间肥皂剧的叙述结构的融合在某些方面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几乎所有主要的电视类型。 随着包括 《达

拉斯》 （Ｄａｌｌａｓ） 和 《豪门恩怨》 （Ｄｙｎａｓｔｙ） 在内的黄金时段的肥皂剧的广为流行， 诸如像 《希尔街的

布鲁斯》 （ｈｉ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ｂｌｕｅｓ）、 《圣埃尔斯韦思》 （Ｓｔ􀆰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和 《洛城法网》 （Ｌ􀆰 Ａ 􀆰 Ｌａｗ） 等连续剧也

采用了肥皂剧开放型结局的连续方式和重复的多条叙事线索并进的方法去表现犯罪、 医学和法律等主

题， 而这些主题历来是通过线性的、 闭合式结局的电视剧种来表现的。 对悬而未断的肥皂剧样式的运

用是如此普遍， 使得即使那些从不具有肥皂剧特色的其他电视节目也频繁取法于每一集结束时暗藏悬

念和多个故事线索相结合的叙事链。 “肥皂剧常常带有电视是趋于进步还是倒退的这一主要争议， 事实

上这正是理论家对于他们在生产和维护意识形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的争议， 因此， 肥皂剧是研究某些

媒介最具启发性的复杂问题的沃土。 最终， 我们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女性是如何又是为何

会沉迷于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束缚她们的东西？” ［１０］

五、 结 　 　 语

在女性主义研究中， 关注女性的和具有女性倾向的节目的理论， 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电视如

何描述女性气质、 分析女性经验和对女性观众和生产者的研究， 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任何理论都有

其局限性。 毕竟， 性别不单单是由指涉女性的文化产物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所建构。 蒙福德不乏警醒地

告诫： “只要真正损害妇女的那种性别的二元体系在文化中仍居于主导地位， 电视节目仍在这种文化中

被生产和被消费， 观众仍在这种文化中被建构、 被定位， 那么女性主义对妇女这一中心课题的关注就

将永远存在。” ［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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